
姜
天
陸
，
一
九
六
二
年
生
，
台
南
人
，
台
南
師
專
、
台

東
大
學
兒
文
所
畢
業
，
曾
任
國
小
教
師
、
校
長
。
是
一
個
敏

感
、
不
擅
社
交
的
小
說
控
，
崇
拜
艾
莉
絲
．
孟
若
。
出
版
過

兩
本
短
篇
小
說
集
、
一
本
少
年
小
說
與
文
史
書
。

我
對
文
學
的
信
仰
實
踐
，
是
不
斷
地
閱
讀
、
思
考
、
討

論
與
書
寫
，
其
中
，
我
最
好
的
時
光
在
小
說
討
論
課
：
耕
莘

寫
作
會
、
台
東
大
學
兒
文
所
、
楠
西
讀
書
會
。
這
些
共
享
文

學
磁
場
的
師
長
與
同
伴
們
，
我
的
小
說
裡
流
竄
著
你
們
的
激

情
與
凝
視
。

作

品
擔
馬
草
水

姜
天
陸

得
獎
者

得
獎
感
言

首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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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
馬
草
水

那
時
還
是
一
年
一
科
，
彷
彿
上
了
幾
天
課
，
炮
聲
又
把
我
炸
醒
了
，
我
又
可
以
請
假
去
擔
馬
草
水─

─

我
可
是

從
來
不
請
假
的
，
就
算
頭
殼
發
燒
冒
煙
，
金
條
滿
天
，
也
不
會
請
假
。
緣
於
我
沒
有
讀
過
幼
稚
園
，
父
母
幾
近
文

盲
，
學
前
的
歲
月
從
沒
有
被
文
明
綑
綁
過
，
我
是
被
國
小
的
圍
牆
拘
捕
後
，
才
接
觸
到
閩
南
語
之
外
的
神
祕
奧
語
，

陷
入
陌
生
的
羅
網
中
，
沉
默
成
為
我
的
保
護
盔
甲
。
老
師
又
是
閻
羅
王
，
藏
在
背
後
的
籐
條
殺
氣
千
條
，
要
我
掰
開

上
下
嘴
唇
，
吐
出
聲
音
向
老
師
請
假
，
令
我
緊
張
顫
抖
。
不
過
，
擔
馬
草
水
這
事
例
外
，
這
是
對
福
佑
大
帝
的
承

諾
，
我
若
沒
請
假
，
阿
母
一
定
跳
進
學
校
，
用
喊
叫
聲
撕
開
整
條
走
廊
，
用
高
八
度
的
閩
南
語
問
老
師
，
說
我
兒
子

斷
腿
後
已
能
走
跳
，
難
道
不
是
福
佑
大
帝
靈
驗
庇
佑
？
能
不
去
還
願
嗎
？

想
到
阿
母
將
為
同
學
們
量
產
一
個
月
份
的
笑
話
，
我
寧
願
走
進
老
師
辦
公
室
。

陳
滿
福
自
告
奮
勇
陪
我
去
找
老
師
，
他
是
排
長
，
常
常
收
作
業
簿
交
到
辦
公
室
給
老
師
，
熟
悉
辦
公
室
的
通
關

密
語
。
他
大
聲
喊
﹁
報
告
﹂
，
我
聽
成
﹁
抱
抱
﹂
，
那
氣
勢
，
驚
得
我
汗
珠
滿
地
。

﹁
老
師
︙
︙
我
要
︙
︙
﹂

老
師
瞪
著
我
：
﹁
大
聲
一
點
。
﹂

﹁
老
師
，
他
要
去
擔
馬
草
水
。
﹂
聲
音
從
陳
滿
福
的
喉
嚨
爬
出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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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喔
！
﹂
老
師
點
頭
，
算
是
批
准
了
。

離
開
辦
公
室
前
，
我
偷
偷
地
窺
伺
這
片
神
祕
的
疆
域
，
只
覺
得
這
裡
充
滿
陌
生
的
路
徑
。

不
久
，
傳
來
馬
路
消
息
：
林
玉
英
也
請
假
了
，
她
要
扮
藝
閣
裡
的
仙
女
。

就
那
麼
巧
，
我
們
倆
人
都
要
參
加
扛
大
轎
的
香
陣
。
王
添
財
說
，
可
惜
他
沒
有
摔
斷
腿
，
他
媽
媽
沒
有
到
廟
裡

許
願
。
洪
來
義
說
，
他
讀
高
一
的
哥
哥
向
學
校
請
假
了
，
明
天
要
扛
半
天
的
大
轎
，
是
福
佑
二
帝
大
轎
。

﹁
我
是
福
佑
大
帝
的
契
子
。
﹂
陳
滿
福
苦
著
臉
：
﹁
我
也
好
想
要
去
扛
大
轎
。
﹂

﹁
我
要
鑽
轎
腳
，
每
一
年
我
都
鑽
轎
腳
。
﹂
王
添
財
想
起
這
件
事
又
挺
直
腰
桿
。

﹁
我
也
是
。
﹂
馬
上
有
五
、
六
個
聲
音
回
應
。

﹁
我
明
天
是
跟
著
福
佑
大
帝
。
﹂
我
一
出
聲
，
大
家
都
閉
嘴
了
：
﹁
一
般
只
有
摔
斷
手
腳
還
不
行
，
要
接
骨
師

來
接
壞
了
，
再
被
醫
生
，
要
宣
布
你
要
殘
廢
了
，
要
這
時
向
福
佑
大
帝
要
許
願
，
要
這
時
就
一
定
要
擔
馬
草
水
，
要

來
還
願
。
﹂
我
說
得
坑
坑
疤
疤
，
同
學
們
卻
都
很
清
楚
。

但
是
，
陳
滿
福
的
經
歷
也
幾
乎
可
以
去
擔
馬
草
水
了
，
只
差
他
阿
母
沒
有
去
許
願
，
他
無
法
還
願
，
他
強
調
：

﹁
我
也
昏
迷
了
兩
天
，
還
手
術
才
醒
過
來
。
而
且
，
那
時
我
有
夢
到
福
佑
大
帝
。
﹂

﹁
夢
到
？
你
吹
牛
。
﹂

﹁
真
的
，
不
然
你
們
問
李
信
本
啊
！
﹂

我
怎
麼
知
道
他
有
沒
有
夢
到
大
帝
？
不
管
了
，
朋
友
有
難
，
拔
刀
相
助
：
﹁
而
且
他
每
一
年
也
有
鑽
轎
腳 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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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
！
﹂果

然
大
家
都
無
話
可
說
了
。

﹁
迷
信
。
﹂
有
女
生
輕
聲
說
。

﹁
什
麼
迷
信
？
﹂
有
男
生
抗
議
：
﹁
大
廟
的
主
委
是
我
們
家
長
會
長
，
我
爸
爸
說
有
事
情
去
找
他
，
他
比
校
長

還
要
凶
，
連
校
長
也
要
聽
他
的
話
。
﹂

﹁
對
，
很
凶
，
﹂
有
人
附
和
：
﹁
他
有
槍
，
ㄅ
ㄧ
ㄤ
ㄅ
ㄧ
ㄤ
！
﹂

農
曆
四
月
七
日
，
太
陽
被
廟
裡
的
鑼
鼓
聲
提
早
敲
醒
，
我
獨
自
擔
著
馬
草
水
到
廟
東
金
爐
前
方
。
那
時
廟
裡
香

火
嬝
嬝
發
出
的
煙
氣
密
碼
已
經
上
達
天
庭
，
各
庄
角
、
交
陪
境
、
分
香
廟
的
神
轎
從
各
地
晃
晃
盪
盪
來
廟
東
大
街
集

結
，
夾
上
鑼
鼓
隊
、
頭
旗
、
涼
傘
、
神
馬
、
藝
閣
、
大
仙
尪
仔
、
高
蹺
隊
、
八
家
將
各
式
陣
頭
等
，
把
地
平
線
捲
起

一
、
兩
米
高
，
將
整
條
廟
東
大
街
擠
成
一
條
肥
腸
，
眼
看
就
要
撐
開
來
了
；
把
兩
側
的
樓
房
擠
得
歪
腰
扭
腹
；
將
我

的
扁
擔
擠
得
斜
向
空
中
，
兩
擔
籮
筐
斜
了
，
馬
草
水
快
要
倒
出
筐
外
。

說
是
縣
長
、
立
委
、
議
員
、
鄉
長
和
主
委
這
些
大
人
物
還
在
拜
拜
，
要
再
等
等
。

忽
然
大
鑼
響
起
，
鞭
炮
炸
開
，
﹁
起
駕
囉
！
﹂
廟
裡
有
麥
克
風
聲
音
大
喊
：
﹁
福
佑
二
帝
起
駕
囉
！
﹂
路
旁
許

多
信
徒
都
跪
了
下
來
，
眼
前
一
片
炮
火
煙
霧
，
鑼
鼓
聲
撞
得
我
站
不
住
腳
，
神
轎
、
陣
頭
全
部
晃
盪
起
顛
，
依
序
往

廟
前
大
街
而
去
。
我
肩
上
的
扁
擔
，
終
於
能
橫
放
肩
上
，
輪
到
福
佑
大
帝
所
屬
香
陣
要
起
身
時
，
我
的
斗
笠
已
被
太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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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烤
到
冒
煙
，
大
帝
轎
前
大
鑼
震
空
響
起
，
四
周
樓
房
的
窗
玻
璃
趕
緊
嗡
嗡
和
鳴
，
我
們
擔
馬
草
水
隊
伍
起
身
往

前
，
踩
著
燒
炙
冒
煙
的
炮
屑
，
後
面
緊
跟
著
十
丈
橫
長
的
頭
旗
，
再
來
是
舉
執
事
牌
的
牌
班
、
轎
前
鑼
鼓
、
王
馬
，

最
後
才
是
大
帝
的
神
轎
。

我
在
煙
霧
中
循
著
前
方
的
鑼
鼓
聲
前
進
，
鞭
炮
一
直
偷
灼
我
露
出
短
褲
的
小
腿
，
有
幾
次
我
回
頭
，
看
到
福
佑

大
帝
黑
色
的
神
尊
，
祂
定
定
地
看
著
我
，
用
神
力
保
護
著
我
，
我
大
膽
踩
著
燒
灼
的
炮
屑
前
進
。

出
了
庄
口
外
，
沿
路
只
剩
青
翠
的
稻
田
和
蔗
田
擠
在
路
旁
陪
我
們
對
抗
烈
陽
，
鑼
鼓
不
響
了
，
整
個
香
陣
萎
下

來
。

﹁
這
裡
走
到
古
營
還
要
一
個
多
小
時
咧
！
﹂
旁
邊
擔
馬
草
水
的
婦
人
臉
龐
如
敷
了
一
層
薄
碳
，
有
六
十
來
歲
了

吧
？
眉
端
的
魚
尾
紋
窩
裡
滿
是
汗
水
：
﹁
我
兒
子
車
禍
，
被
福
佑
大
帝
救
了
回
來
，
我
來
還
願
。
﹂

我
點
頭
。

﹁
那
你
，
許
的
是
什
麼
願
？
﹂

﹁
我
斷
腿
︙
︙
﹂
我
們
中
間
卡
進
來
一
位
男
人
，
扁
擔
一
橫
，
把
我
們
兩
人
隔
開
了
。

﹁
我
兒
子
，
在
醫
院
住
了
一
個
月
，
我
一
直
求
福
佑
大
帝
，
有
一
天
，
我
夢
到
祂
指
示
，
往
南
方
去
，
就
會

好
。
我
就
把
兒
子
轉
到
南
方
的
醫
院
，
兒
子
真
的
好
了
。
﹂
婦
人
的
聲
音
跳
過
男
人
傳
給
我
：
﹁
早
上
要
到
古
營
庄

頭
，
要
迎
媽
祖
和
太
子
爺
一
起
來
遶
境
。
﹂

看
我
沒
有
答
話
，
她
又
補
充
：
﹁
第
一
天
遶
外
庄
，
第
二
天
庄
內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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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大
帝
真
靈
，
保
庇
我
們
賺
大
錢
，
食
百
二
。
﹂
來
了
一
位
背
脊
被
折
彎
的
瘦
乾
阿
嬤
，
手
上
拿
著
香
旗
，
看

來
是
隨
轎
的
香
客
。

我
在
想
像
如
何
才
能
扳
直
阿
嬤
的
脊
骨
，
又
被
兩
個
婦
人
隔
開
了
。
她
們
也
在
談
福
佑
大
帝
的
神
威
顯
赫
，
其

中
一
位
說
她
是
為
了
在
外
島
服
兵
役
的
兒
子
來
擔
馬
草
水
；
另
一
位
說
，
他
兒
子
開
工
廠
賺
很
多
錢
，
她
來
還
願
擔

馬
草
水
。

香
陣
終
於
休
息
了
，
我
巴
巴
望
向
前
方
，
想
要
找
到
林
玉
英
的
蹤
跡
，
她
扮
演
的
一
定
是
古
裝
仙
女
，
但
是
藝

閣
與
遠
方
的
地
平
線
糾
纏
不
清
，
我
就
算
有
火
眼
金
睛
也
望
不
清
了
。

總
之
，
我
沒
有
找
到
林
玉
英
那
豐
腴
的
臉
面
，
香
陣
拖
得
太
長
，
藝
閣
與
地
平
線
永
遠
在
天
邊
。

頭
轎
福
佑
二
帝
的
神
轎
在
天
邊
，
媽
祖
、
太
子
爺
、
池
王
爺
、
溫
王
爺
、
關
聖
帝
君
、
觀
世
音
菩
薩
、
玄
天
上

帝
都
在
天
邊
，
大
帝
神
轎
在
這
邊
，
中
間
起
伏
著
一
百
多
座
神
轎
、
繡
旗
和
圓
傘
織
成
的
山
巒
，
山
巒
移
動
著
，
山

巒
下
的
繽
紛
陣
頭
也
移
動
著
，
鑼
鼓
聲
移
動
著
，
鞭
炮
聲
移
動
著
。

我
戴
著
斗
笠
扛
不
住
太
陽
，
遠
方
藝
閣
裡
的
仙
女
、
武
將
、
書
生
都
悄
悄
撐
起
洋
傘
來
，
近
處
的
八
家
將
們
也

拿
起
扇
來
遮
臉
。

我
要
燒
起
來
了
。

各
庄
頭
的
地
主
廟
接
香
，
儀
式
不
少
，
乩
童
大
操
法
器
見
血
則
誠
，
他
們
接
了
上
百
頂
神
轎
，
鮮
血
要
流
出
來

幾
十
趟
。
現
在
福
佑
大
帝
駕
臨
，
乩
童
更
是
奮
力
大
操
五
寶
法
器
，
要
嘛
劈
七
星
劍
，
要
嘛
砍
鯊
魚
劍
，
劈
銅
棍
或1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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甩
刺
球
，
不
濺
血
不
足
以
表
達
敬
意
。
我
們
擔
馬
草
水
的
就
趁
機
到
樹
蔭
下
或
是
廟
簷
下
躲
日
頭
，
如
果
找
到
免
費

涼
水
，
就
趕
快
喝
它
幾
口
，
等
到
福
佑
大
帝
頭
旗
往
外
一
動
，
我
們
又
快
步
跟
上
神
轎
。

我
忘
了
走
過
幾
個
庄
頭
，
只
知
道
把
太
陽
給
趕
下
了
，
回
到
庄
內
已
是
初
晚
，
我
又
餓
又
渴
，
雙
肩
痠
痛
。
經

過
大
埔
堀
時
，
路
旁
聚
滿
了
人
群
，
卻
沒
有
看
到
陳
滿
福
，
他
昨
天
答
應
我
說
今
天
下
課
後
，
要
來
接
我
的
馬
草

水
，
偏
偏
就
沒
看
到
人
影
。

說
起
他
也
夠
格
接
半
天
的
馬
草
水
，
我
會
斷
腿
就
因
為
他
。

若
不
是
他
發
現
大
溪
堤
防
外
的
雜
木
林
有
一
大
片
網
子
纏
了
幾
隻
鴿
子
；

若
不
是
他
假
好
心
，
硬
要
把
網
住
的
鴿
子
放
走
；

若
不
是
剛
好
被
人
發
現
，
那
人
拿
棍
棒
追
趕
我
們
；

若
不
是
鬼
月
，
一
堆
鬼
在
抓
交
替
；

若
不
是
他
口
吐
白
沫
，
摔
下
六
、
七
丈
的
橋
下
而
昏
迷
；

若
不
是
為
了
拉
他
；

若
不
是
鬼
們
蒙
瞎
阿
爸
的
眼
睛
，
把
我
送
到
那
間
密
醫
接
骨
師
的
診
所
；

若
不
是
︙
︙

三
個
月
後
，
大
醫
院
的
骨
科
醫
師
手
上
拿
著
X
光
片
，
嚴
厲
地
瞪
著
我
阿
爸
阿
母
，
用
力
宣
布
我
的
左
大
腿
骨

頭
根
本
沒
接
準
，
要
手
術
打
鋼
釘
，
等
十
年
後
再
手
術
取
下
鋼
釘
。
阿
母
把
我
搬
進
回
程
的
計
程
車
，
哭
著
說
好
好 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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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一
個
人
骨
頭
裡
釘
了
鋼
釘
怎
麼
走
路
？
阿
爸
說
就
變
跛
腳
了
啊
！

阿
母
求
了
福
佑
大
帝
，
大
帝
允
她
三
個
聖
杯
；
阿
爸
真
的
找
到
一
位
祖
傳
接
骨
師
。

陳
滿
福
的
媽
媽
在
醫
院
照
顧
他
，
沒
空
去
大
廟
許
願
，
若
不
是
這
樣
，
他
也
能
擔
這
馬
草
水
的
。

大
帝
神
轎
到
了
國
小
前
等
入
廟
時
，
陳
滿
福
才
出
現
，
滿
臉
汗
水
，
笑
嘻
嘻
：
﹁
找
不
到
你
，
轎
子
太
多
了
。

我
剛
算
了
一
下
，
今
天
只
有
六
個
乩
童
。
﹂

﹁
有
沒
有
水
，
渴
死
了
。
﹂

﹁
等
我
。
﹂
他
跑
開
了
，
拿
回
來
一
罐
津
津
蘆
筍
汁
。

﹁
讓
我
來
。
﹂
他
接
過
扁
擔
：
﹁
不
重
啊
！
﹂

那
一
位
駝
背
的
阿
嬤
在
旁
邊
，
瞇
著
一
雙
糊
糊
的
眼
：
﹁
大
帝
真
靈
驗
，
保
庇
我
們
食
百
二
，
賺
大
錢
。
﹂

﹁
是
啊
！
﹂
我
灌
完
蘆
筍
汁
，
才
又
對
陳
滿
福
說
：
﹁
擔
久
了
還
是
會
痠
痛
，
而
且
，
明
天
還
有
一
天
。
﹂

﹁
對
了
，
我
有
看
到
林
玉
英
，
她
扮
一
名
黑
臉
武
將
，
坐
在
車
閣
上
。
她
的
陣
頭
在
很
前
面
，
早
就
入
廟
了
，

明
天
她
一
定
會
再
出
來
。
﹂

竟
然
讓
他
看
到
林
玉
英
，
我
感
覺
有
東
西
失
竊
了
一
樣
。
我
不
太
好
意
思
地
問
：
﹁
武
將
？
﹂

或
許
是
我
的
聲
音
太
小
聲
了
，
陳
滿
福
繼
續
：
﹁
你
知
道
這
馬
草
水
嗎
？
我
阿
母
說
是
神
明
的
天
兵
天
將
要
騎

神
馬
，
這
就
是
給
神
馬
食
用
的
。
﹂

馬
草
水
就
放
置
在
他
挑
著
的
扁
擔
兩
端
下
的
竹
筐
裡
，
筐
內
的
線
香
早
已
燒
盡
剩
下
一
小
截
香
炷
，
那
把
番
藷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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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
，
也
已
乾
枯
萎
縮
，
另
一
個
筐
內
有
鋁
盆
，
裡
頭
的
清
水
已
乾
涸
見
底
。
難
道
神
馬
已
經
來
食
用
過
了
？
夜
色
瞬

間
撲
上
四
周
，
一
股
檀
香
味
道
從
福
佑
大
帝
的
神
轎
處
飄
來
，
如
一
層
層
可
觸
的
薄
膜
將
我
包
圍
。
我
頭
顱
湧
出
一

股
溫
暖
的
力
量─

─

這
是
，
這
就
是
了
，
福
佑
大
帝
的
神
力
在
灌
頂
。

陳
滿
福
突
然
往
前
癱
倒
，
仆
倒
在
竹
籮
筐
上
，
我
蹲
下
扶
他
時
，
他
雙
眼
無
神
，
全
身
僵
硬
，
不
斷
發
出
咕
嚕

咕
嚕
的
聲
音
，
嘴
角
流
出
泡
沫
。

﹁
你
是
起
乩
了
嗎
？
﹂
我
一
下
子
不
知
怎
麼
辦
？
只
能
大
喊
：
﹁
你
怎
麼
了
？
﹂

﹁
哦
︙
︙
﹂
他
的
魂
魄
被
神
祕
的
力
量
帶
走
了
，
腦
袋
顫
晃
，
不
斷
地
低
聲
嘶
鳴
。

﹁
喂
！
﹂
我
大
喊
他
，
他
好
像
在
另
一
個
世
界
。

這
時
附
近
的
人
群
都
圍
過
來
，
一
位
阿
伯
蹲
下
來
猛
拍
陳
滿
福
的
肩
膀
，
大
喊
﹁
退
駕
﹂
。
眼
看
無
效
，
他
翻

動
陳
滿
福
腰
身
，
再
大
喊
一
次
：
﹁
退
駕
！
不
退
駕
大
帝
會
生
氣
。
退
駕
！
﹂

陳
滿
福
眼
裡
的
魂
魄
總
算
回
來
了
，
他
大
口
喘
息
，
看
到
我
們
蹲
著
圍
住
他
，
似
乎
感
到
很
驚
訝
，
一
副
不
知

道
自
己
剛
剛
發
生
什
麼
的
表
情
。

他
一
直
搖
手
，
示
意
大
家
別
再
圍
著
他
。

﹁
你
剛
剛
怎
麼
了
？
﹂
等
周
圍
的
人
群
散
了
，
我
才
問
他
。
我
心
裡
閃
過
一
個
念
頭
：
誰
叫
你
要
去
找
林
玉
英

的
？
這
是
懲
罰
。

﹁
我
不
知
道
怎
麼
了
，
聞
到
香
火
味
，
忽
然
就
迷
迷
糊
糊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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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到
底
什
麼
神
來
降
乩
？
你
又
不
是
童
乩
。
﹂

陳
滿
福
搖
頭
，
表
示
自
己
莫
名
其
妙
。
我
們
來
到
大
埔
堀
旁
的
馬
路
，
約
好
明
天
下
午
在
水
堀
畔
的
老
地
方
見

面
。

老
地
方
就
是
老
地
方
。

大
埔
堀
在
臨
馬
路
邊
有
幾
棵
老
榕
，
老
榕
似
乎
被
大
埔
堀
的
龐
大
嚇
傻
了
，
永
遠
不
敢
長
大
，
只
能
變
老
，
連

證
明
自
己
變
老
的
鬍
鬚
也
長
得
可
有
可
無
。
其
中
，
最
靠
近
學
校
這
邊
的
第
一
棵
榕
樹
就
是
我
們
的
老
地
方
。

我
們
喜
歡
在
這
老
地
方
眺
望
這
片
水
域
，
探
索
這
裡
的
神
祕
與
未
知
。

大
埔
堀
的
傳
說
為
神
祕
增
添
翅
膀
：
福
佑
大
帝
曾
在
此
練
五
營
兵
馬
；
清
末
女
婢
投
水
後
抓
交
替
；
日
治
末
期

美
軍
投
彈
在
此
炸
死
五
位
小
學
生
。
最
新
的
傳
說
是
年
初
時
，
水
上
有
五
、
六
隻
鵝
鴨
，
一
夕
之
間
全
被
撕
咬
，
據

傳
是
有
人
偷
偷
放
生
了
食
人
魚
。
即
使
如
此
，
膽
大
的
老
榕
依
然
在
水
中
孤
島
上
盤
著
壯
碩
的
筋
骨
，
上
面
的
枝
葉

足
夠
遮
去
整
個
小
島
，
流
浪
的
鴿
子
與
白
鷺
鷥
就
在
其
中
歇
息
，
牠
們
飛
起
時
，
總
為
這
大
片
綠
色
的
水
域
增
添
幾

筆
寫
意
氣
息
，
頗
能
吸
引
遠
來
刈
香
的
信
徒
駐
足
。

大
埔
堀
北
倚
一
座
不
甘
不
願
穿
著
破
損
衣
物
的
公
園
，
再
過
去
是
廟
前
店
舖
，
盡
頭
才
是
福
佑
宮
，
這
邊
是
福

佑
宮
伸
出
來
的
右
手
，
大
家
都
叫
這
﹁
虎
邊
﹂
；
福
佑
宮
坐
北
朝
南
，
廟
前
大
道
直
奔
南
方
，
左
手
邊
除
了
幾
家
商

家
外
，
就
全
是
菜
市
場
，
還
有
一
條
﹁
細
姨
街
﹂
，
大
家
說
是
﹁
龍
邊
﹂
。

不
管
龍
邊
虎
邊
，
我
阿
爸
總
是
說
，
這
邊
的
人
受
到
福
佑
大
帝
保
庇
多
，
家
裡
的
鈔
票
能
砸
幾
隻
老
鼠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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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埔
堀
旁
的
大
道
兩
邊
，
已
亮
起
二
、
三
十
攤
夜
市
攤
販
的
大
燈
了
。

我
們
停
下
腳
步
，
往
大
埔
堀
裡
張
望
：
﹁
有
出
來
嗎
？
﹂

﹁
鑼
鼓
聲
太
吵
了
，
鴿
子
全
不
見
了
。
﹂

我
才
不
是
關
心
鴿
子
：
﹁
我
是
說
食
人
魚
。
今
天
有
人
看
到
嗎
？
﹂

﹁
哦
！
食
人
魚
嘛
，
今
天
牠
們
躲
在
水
底
沒
出
來
。
﹂

大
埔
堀
岸
上
立
有
禁
止
釣
魚
的
標
誌
，
卻
常
有
人
躲
在
離
馬
路
最
遠
的
西
南
角
落
，
在
那
幾
棵
南
洋
杉
樹
蔭
下

偷
釣
魚
，
從
來
也
沒
見
過
有
人
來
管
。
我
們
常
繞
一
圈
大
埔
堀
，
先
遠
看
孤
島
上
的
鴿
子
，
再
繞
到
西
南
角
南
洋
杉

樹
幹
後
，
看
看
有
沒
有
人
釣
到
食
人
魚
。

釣
食
人
魚
很
刺
激
，
在
於
想
像
牠
躲
在
水
裡
偷
偷
窺
看
我
們
；
在
於
想
像
牠
被
釣
起
會
張
開
獠
牙
攻
擊
我
們
。

如
果
牠
是
躺
在
被
抽
乾
水
的
泥
巴
裡
掙
扎
，
那
牠
就
只
是
一
尾
快
死
的
爛
魚
，
根
本
就
不
像
隻
食
人
魚
了
。

大
帝
神
轎
入
了
廟
，
已
是
燈
火
通
明
。
我
和
陳
滿
福
要
離
開
時
，
又
遇
到
那
位
駝
背
的
阿
嬤
，
她
很
高
興
，
湊

近
我
們
要
看
個
清
楚
，
還
用
手
要
摸
我
們
的
臉
：
﹁
大
帝
真
靈
驗
，
保
庇
你
食
百
二
。
﹂

我
們
都
笑
了
，
說
這
是
個
食
百
二
的
阿
嬤
。

陳
滿
福
隔
天
找
到
我
時
，
香
陣
已
經
在
市
場
四
周
的
巷
口
打
了
幾
個
死
結
：
有
的
是
八
家
將
和
宋
江
陣
打
了

結
；
有
的
是
公
揹
婆
陣
纏
上
十
二
婆
姐
陣
；
還
有
那
大
神
尪
仔
晃
到
千
里
眼
前
；
最
尷
尬
的
是
電
子
琴
花
車
上
的
女 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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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露
毛
正
面
對
到
轉
出
巷
口
的
神
轎
。

衝
到
轎
前
跪
地
要
鑽
轎
腳
的
人
群
太
多
了
，
不
少
神
轎
得
抬
高
緩
行
，
陣
頭
只
得
路
上
納
涼
等
神
轎
前
進
。
福

佑
大
帝
神
轎
前
跪
地
的
人
龍
比
舞
龍
還
要
長
，
即
使
督
陣
將
人
群
分
成
幾
截
，
抬
轎
班
也
得
撐
轎
撐
到
手
臂
發
抖
。

我
們
馬
草
水
隊
是
屬
於
大
帝
的
前
導
香
陣
，
要
停
下
來
等
大
帝
神
轎
，
就
只
能
走
走
停
停
。
下
午
大
帝
﹁
起
童
﹂
三

個
乩
童
，
其
中
一
名
熟
童
跳
上
轎
後
橫
木
，
砍
那
把
米
長
的
鯊
魚
劍
，
另
外
兩
名
操
起
法
器
就
橫
衝
直
撞
，
我
隨
時

準
備
要
閃
開
他
們
的
刺
球
和
鯊
魚
劍
。

陳
滿
福
興
奮
說
有
一
頂
王
爺
轎
的
乩
童
背
肉
竟
然
插
入
鐵
製
的
五
鋒
旗
。

這
是
少
見
的
操
法
，
可
惜
我
跟
著
大
帝
的
神
轎
，
無
法
去
看
其
他
神
轎
的
乩
童
是
怎
麼
個
操
法
。

陪
我
走
了
兩
、
三
個
路
口
，
陳
滿
福
評
論
說
福
佑
大
帝
的
三
個
乩
童
都
太
老
熟
了
，
操
法
器
會
節
力
，
不
像
前

面
一
些
私
壇
的
神
明
，
操
童
都
猛
力
大
砍
。

﹁
大
帝
的
神
力
不
需
要
童
乩
見
血
來
證
明
。
﹂
我
解
釋
。

進
入
細
姨
巷
前
，
前
方
跪
了
三
、
四
十
公
尺
長
的
人
龍
，
我
們
和
後
面
的
舉
牌
班
都
站
到
馬
路
兩
旁
，
轎
班
們

吆
喝
一
聲
，
抬
高
手
臂
，
硬
是
將
大
帝
神
轎
撐
在
伸
高
的
手
掌
上
。

﹁
我
去
鑽
轎
腳
。
﹂
陳
滿
福
喊
。

﹁
不
要
鬧
啦
，
你
不
是
在
家
門
前
有
鑽
過
了
嗎
？
這
麼
多
人
，
轎
班
會
撐
不
住
。
﹂

他
沒
聽
完
我
的
話
，
早
跑
向
那
條
伏
地
人
龍
的
後
段
，
要
跪
下
去
時
卻
被
一
位
督
陣
拉
起
，
他
硬
要
硊
下
，
那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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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陣
猛
力
拉
起
他
，
他
趁
督
陣
轉
身
拉
別
人
時
又
仆
倒
在
地
，
這
時
，
有
幾
人
也
趁
隙
衝
向
前
面
人
龍
，
硬
是
擠
入

隊
伍
趴
地
跪
下
，
於
是
那
幾
處
人
們
的
頭
顱
擠
上
前
人
的
背
臀
，
成
為
人
龍
中
拱
起
的
龍
脊
，
督
陣
拿
令
旗
要
將
這

段
隆
起
的
脊
壓
下
，
卻
怎
麼
也
壓
不
下
，
偏
偏
龍
尾
又
有
十
幾
人
擠
上
跪
下
了
。

﹁
不
行
！
﹂
督
陣
大
喊
，
龍
尾
的
人
卻
密
密
實
實
趴
地
了
。

兩
名
滿
頭
是
血
的
乩
童
，
一
拿
鯊
魚
劍
、
一
拿
七
星
劍
，
步
在
大
帝
神
轎
前
面
，
以
劍
身
輕
壓
跪
地
信
徒
的
頭

頂
，
被
轎
班
撐
高
的
大
帝
神
轎
，
正
緩
緩
地
通
過
趴
跪
人
龍
的
頭
頂
，
神
轎
通
過
後
，
跪
趴
的
人
站
起
身
來
，
個
個

露
出
得
意
興
奮
的
神
情
。
人
龍
實
在
太
長
了
，
轎
班
們
手
臂
晃
抖
，
神
轎
也
左
搖
右
晃
，
督
陣
吆
喝
地
罵
著
龍
尾
的

人
們
，
卻
也
無
法
叫
起
任
何
一
人
，
眼
看
那
些
抬
轎
轎
班
撐
直
的
手
臂
顫
抖
不
已
，
卻
不
能
放
下
，
個
個
齜
牙
裂

嘴
，
滿
臉
汗
水
，
硬
是
撐
住
神
轎
。
忽
然
，
神
轎
一
角
斜
下
來
近
尺
，
嘶
喊
聲
起
，
神
轎
馬
上
又
被
撐
起
。

等
過
了
龍
尾
，
轎
班
將
神
轎
放
回
到
肩
膀
，
開
始
破
口
大
罵
，
說
人
排
這
麼
長
，
誰
受
得
了
？

陳
滿
福
抱
著
頭
，
彎
身
路
旁
。

等
到
我
靠
近
喊
他
，
他
抬
起
緊
蹙
的
眉
頭
，
對
我
抱
怨
：
﹁
我
被
轎
子
敲
到
頭
了
。
﹂
他
指
著
頭
顱
一
角
：

﹁
這
裡
。
﹂

﹁
剛
剛
轎
子
晃
了
一
下
，
原
來
有
敲
到
人
。
很
痛
嗎
？
﹂

﹁
幹
！
廢
話
。
﹂

他
很
少
這
樣
爆
粗
話
，
一
定
是
太
痛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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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不
斷
地
搓
揉
著
頭
，
終
於
蹲
下
身
，
雙
手
緊
握
頭
顱
，
無
法
動
彈
。

我
一
時
也
不
知
道
怎
麼
辦
，
只
能
靜
靜
地
陪
著
他
。
眼
看
大
帝
神
轎
和
後
面
的
隨
香
客
都
被
細
姨
巷
吸
入
了
，

我
再
不
走
會
跟
不
上
大
帝
神
轎
，
只
好
說
：
﹁
還
是
︙
︙
你
休
息
一
下
，
我
要
跟
上
大
帝
神
轎
。
﹂

﹁
︙
︙
﹂
他
抱
著
頭
不
發
一
語
。

細
姨
巷
真
窄
，
只
勉
強
容
下
轎
身
，
這
裡
住
的
都
是
鄉
內
有
錢
人
家
，
前
方
滿
地
的
鞭
炮
與
兩
側
樓
房
外
壁
垂

下
的
鞭
炮
已
全
部
燒
炸
，
空
中
滿
是
亂
竄
的
炮
竹
，
炮
煙
遮
住
前
方
的
世
界
。

我
壓
緊
斗
笠
，
躲
在
大
帝
神
轎
左
旁
，
焦
灼
的
炮
竹
還
是
不
斷
咬
我
的
手
腳
，
煙
霧
中
，
我
偷
瞄
到
所
有
轎

班
、
牌
班
和
後
面
的
香
客
全
都
縮
頸
低
頭
躲
避
炮
火
。

整
個
細
姨
巷
兩
側
的
樓
房
要
炸
上
空
中
了
，
我
也
要
被
炸
上
空
中
了
。

我
的
肩
後
被
尖
物
抵
到
，
轉
頭
一
看
，
左
肩
後
抵
著
一
名
乩
童
，
他
滿
臉
鮮
血
，
雙
頰
插
著
兩
根
鐵
針
，
不
斷

左
右
搖
頭
，
全
身
顫
動
，
發
出
叱
叱
的
聲
響
，
他
手
上
的
七
星
劍
就
擱
在
我
扁
擔
上
，
我
想
要
挪
動
扁
擔
往
前
閃

開
，
才
看
到
三
尺
前
堵
著
一
名
持
鯊
魚
劍
的
乩
童
，
那
劍
尖
封
住
我
往
前
的
路
，
這
乩
童
背
脊
上
滿
是
鋸
齒
狀
的
傷

口
，
上
面
鮮
血
伸
手
伸
腳
爬
著
。

不
要
爬
到
我
身
上
來

不
要
揮
動
鯊
魚
劍
大
帝
求
您
不
要
操
乩
童
的
鯊
魚
劍
七
星
劍

求
您
不
要
讓
乩
童
鮮
血
噴
到
我
的
身
上
求
您
不
要
讓
乩
童
瞪
視
我
我
是
您
的
信
徒
我
來
還
願
我
來
跪
拜
大
帝
大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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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不
要
生
氣
大
帝
大
帝
弟
子
李
信
本

前
方
煙
霧
中
，
滿
臉
焦
黑
的
大
帝
雙
眸
凸
出
瞪
視
著
我
。

求
大
帝
放
過
弟
子
弟
子
沒
有
不
敬

之
後
，
我
忘
了
很
多
細
節
：
兩
位
乩
童
如
何
走
開
的
？
神
轎
如
何
踏
過
炮
火
的
？
我
如
何
跟
上
神
轎
的
？
我
只

知
道
被
轎
班
推
著
往
前
，
那
兩
名
乩
童
有
了
空
隙
，
開
始
往
背
肩
操
起
法
器
。
那
把
幾
乎
比
我
還
高
的
鯊
魚
劍
劈
砍

肩
頭
發
出
撞
擊
聲
，
那
鞭
炮
聲
那
麼
大
我
怎
麼
會
聽
得
如
此
清
楚
？
我
想
往
外
擠
，
寧
可
讓
兩
側
亂
飛
的
鞭
炮
炸

我
，
但
是
人
群
推
回
我
。
那
些
兩
側
騎
樓
裡
拿
香
的
信
徒
都
很
興
奮
，
他
們
拚
命
往
乩
童
圍
過
來
，
擠
在
一
米
外
的

距
離
圍
觀
，
乩
童
的
法
器
愈
砍
愈
用
力
，
鮮
紅
的
血
珠
愈
滾
愈
密
，
人
群
愈
擠
愈
多
，
像
一
塊
麻
糬
般
黏
緊
我
，
把

我
往
前
帶
去
，
我
那
放
馬
草
水
的
竹
筐
早
被
擠
翻
了
。
人
群
變
成
一
堵
牆
，
往
爆
裂
噴
飛
的
爆
竹
裡
走
，
完
全
不
理

疼
痛
。我

們
走
出
細
姨
巷
時
已
是
晚
上
，
到
了
大
馬
路
，
卻
被
圍
成
幾
圈
的
人
群
擋
住
了
動
線
，
人
群
圈
裡
騷
動
著
，

傳
來
凌
亂
的
鈴
鐺
聲
，
我
太
矮
了
，
加
上
夜
色
又
暗
，
看
不
清
發
生
什
麼
事
，
我
猜
測
是
八
家
將
團
正
起
乩
操
法

器
，
圍
觀
的
人
群
久
久
不
散
，
那
裡
頭
不
斷
傳
來
了
木
棍
與
鐵
器
毃
打
聲
與
幹
罵
聲
，
令
人
不
解
。

大
帝
的
轎
班
、
牌
班
不
耐
煩
地
叫
囂
，
督
陣
向
人
群
內
擠
去
，
但
是
人
群
緊
箍
成
一
道
鋼
板
般
的
牆
，
督
陣
左

衝
右
突
，
勉
強
向
裡
頭
擠
去
。

我
隱
約
看
到
陳
滿
福
的
側
身
臉
影
，
閃
現
在
人
群
內
圈
。
或
許
是
我
太
疲
倦
而
眼
花
了
，
我
已
走
了
超
過
十
小 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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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快
撐
不
下
去
了
，
雙
肩
與
小
腿
現
在
發
痠
無
力
，
對
啊
！
擔
馬
草
水
的
人
怎
麼
全
都
不
見
了
，
他
們
都
到
哪
裡

去
了
？
我
好
不
容
易
在
後
頭
的
香
客
裡
，
找
到
一
位
擔
馬
草
水
的
大
嬸
。

﹁
阿
姨
，
他
們
呢
？
﹂

﹁
什
麼
？
﹂

﹁
擔
馬
草
水
的
人
啊
！
﹂

﹁
嘸
知
。
﹂
大
嬸
搖
頭
。

﹁
要
等
多
久
才
能
入
廟
？
﹂

﹁
你
們
小
孩
子
不
用
等
那
麼
晚
。
﹂

我
迷
迷
糊
糊
地
站
著
閉
眼
休
息
，
等
到
鑼
鼓
聲
再
響
，
跟
上
香
陣
走
了
兩
、
三
個
路
口
，
只
見
路
旁
人
家
的
庭

院
內
宴
客
開
始
了─

─

這
是
庄
內
的
習
俗
，
這
日
會
宴
請
親
朋
好
友─

─

馬
路
上
的
人
群
變
少
。
我
太
餓
了
，
又
口

渴
，
再
也
沒
見
到
擔
馬
草
水
的
隊
伍
，
不
知
道
自
己
可
以
開
溜
了
嗎
？
終
於
在
學
校
前
路
口
，
大
帝
神
轎
新
轎
班
來

換
班
，
新
起
乩
的
兩
名
乩
童
也
到
了
轎
前
。
督
陣
這
時
大
喊
：
﹁
現
在
入
廟
才
輪
到
第
十
號
，
要
兩
個
小
時
後
，
才

輪
到
大
帝
神
轎
入
廟
，
入
廟
時
大
帝
的
神
轎
要
犁
個
十
分
鐘
，
大
家
要
有
心
理
準
備
。
﹂

新
接
手
的
年
輕
轎
班
都
喊
沒
問
題
。

﹁
乩
童
先
不
要
太
操
，
入
廟
前
要
大
操
，
到
時
庄
民
都
看
我
們
。
﹂

﹁
陣
頭
都
入
廟
了
，
本
廟
的
牌
班
要
和
大
帝
神
轎
一
起
入
廟
。
牌
班
現
在
很
累
，
大
家
要
找
機
會
休
息
一
下
，1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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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廟
時
要
排
兩
邊
擋
人
群
，
讓
大
帝
神
轎
犁
轎
入
廟
。
﹂

督
陣
沒
有
提
到
擔
馬
草
水
的
人
，
顯
然
，
我
們
和
廟
內
自
己
的
牌
班
不
同
，
我
們
被
視
為
一
般
的
陣
頭
嗎
？
這

樣
我
可
以
開
溜
了
？
我
忍
到
了
大
埔
堀
附
近
，
決
定
離
開
。
這
時
突
然
響
起
嗚
伊
嗚
的
救
護
車
聲
音
，
駛
來
一
部
救

護
車
，
神
轎
與
人
群
不
得
不
讓
開
一
部
分
路
面
，
讓
救
護
車
通
過
。

﹁
陣
頭
又
出
事
了
嗎
？
﹂

﹁
不
是
都
先
入
廟
了
？
﹂

﹁
誰
知
道
？
也
許
是
有
人
請
客
喝
酒
出
事
？
﹂

耳
語
傳
來
傳
去
：

︙
︙

﹁
有
人
溺
死
在
大
埔
堀
裡
了
。
﹂

﹁
是
小
孩
。
﹂

﹁
小
孩
。
﹂

我
不
確
定
是
那
個
神
祕
的
閃
現
，
還
是
他
抱
頭
蹲
地
的
那
一
幕
，
是
我
見
到
陳
滿
福
的
最
後
一
面
。
我
們
總
在

追
問
與
死
者
相
處
的
最
後
一
刻
，
設
想
若
是
如
何
如
何
，
就
能
擋
住
黑
白
無
常
的
拘
提
，
彷
彿
這
樣
的
追
索
真
能
減

輕
內
心
的
愧
疚
，
實
則
冥
冥
中
的
定
數
不
是
輕
如
螻
蟻
的
我
們
所
能
撼
動
絲
毫
的
。
事
後
的
猜
測
、
傳
言
不
斷
添
加 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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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
翼
，
形
成
了
一
則
故
事
，
也
許
都
不
是
事
實
。
唯
一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：
那
晚
被
撈
上
岸
的
陳
滿
福
，
肚
腹
還
沒
有

腫
脹
，
仍
維
持
他
乾
癟
的
身
材
。

根
據
檢
察
官
︵
那
時
我
們
的
年
紀
還
不
知
道
檢
察
官
可
以
一
錘
定
音
︶
的
說
法
，
陳
滿
福
不
是
他
殺
死
亡
︵
警

察
們
大
概
都
鬆
了
一
口
氣
︶
，
那
麼
是
自
殺
的
囉
？
也
不
是
。
那
是
怎
麼
死
的
？
只
能
是
意
外
落
水
死
亡
這
個
選

項
。
怎
麼
個
意
外
？
無
解
，
只
傳
說
他
落
水
前
頭
顱
有
先
撞
到
岸
壁
的
石
頭
，
因
此
頭
顱
留
下
一
條
裂
傷
與
瘀
青
。

反
正
陳
滿
福
還
只
是
小
孩
子
，
不
是
大
人
物
，
他
如
何
落
水
死
亡
？
似
乎
不
是
那
麼
重
要
。

甚
至
也
沒
有
人
來
問
我
最
後
與
他
分
開
時
的
情
形
，
他
講
了
什
麼
話
？
做
了
什
麼
事
？
想
什
麼
？
如
同
我
們
看

柯
南
的
卡
通
那
樣
，
有
一
個
沉
思
的
警
探
，
不
斷
地
追
問
。
沒
有
！
沒
有
人
追
問
。
若
他
們
問
我
陳
滿
福
怎
麼
了
？

我
會
說
他
那
天
下
午
鑽
轎
腳
時
撞
到
頭
這
件
事
是
死
亡
程
式
的
按
鈕
。

他
抱
著
頭
蹙
眉
蹲
在
路
旁
的
情
景
，
已
定
格
在
我
的
腦
海
中
。
在
喧
騰
的
鞭
炮
與
鑼
鼓
聲
中
，
他
的
痛
苦
顯
得

微
不
足
道
，
或
許
他
又
走
到
大
埔
堀
，
因
為
頭
暈
、
頭
痛
或
嘔
吐
而
落
水
。
但
是
令
我
疑
惑
的
是
，
那
晚
人
群
在
大

埔
堀
附
近
走
動
，
怎
麼
會
沒
有
人
及
時
看
到
他
落
水
？

他
為
何
走
回
大
埔
堀
？
是
等
我
嗎
？
因
為
入
廟
前
，
香
陣
必
經
大
埔
堀
，
若
是
他
想
要
找
到
我
，
在
大
埔
堀
附

近
等
候
，
會
是
最
好
的
地
點
。
也
可
能
他
要
看
入
廟
前
乩
童
大
操
法
器
，
大
埔
堀
那
裡
的
幾
排
石
凳
，
會
是
熱
點
。

之
後
大
廟
主
委
換
了
一
位
響
叮
叮
的
人
物
，
就
是─

─

不
說
也
罷
，
把
扛
大
轎
遶
境
愈
炒
愈
大
，
連
著
幾
科
，1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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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有
陣
頭
互
毆
，
也
發
生
了
幾
起
命
案
。
或
許
幾
萬
人
中
死
了
一
人
，
大
家
見
怪
不
怪
了
，
當
然
免
不
了
多
了
一
些

傳
言
，
其
中
扯
到
我
擔
馬
草
水
那
年
細
姨
巷
口
的
騷
動
，
說
是
兩
團
八
家
將
互
毆
，
說
那
兩
團
八
家
將
幾
乎
打
裂
所

有
的
法
器
和
刑
具─

─

就
是
戒
棍
、
鐵
條
之
類
的─

─

圍
觀
的
民
眾
太
多
，
他
們
死
不
肯
輸
陣
，
民
眾
有
不
少
人
被

波
及
，
事
後
陳
外
科
就
縫
針
縫
到
手
軟
，
還
有
送
到
大
醫
院
急
診
的
，
有
一
名
八
家
將
成
員
腦
震
盪
住
了
幾
天
醫

院
，
警
察
為
了
這
案
子
，
還
傳
喚
了
督
陣
和
不
少
在
現
場
圍
觀
的
庄
民
，
這
件
事
卻
被
陳
滿
福
死
亡
的
大
波
瀾
淹
沒

了
。

我
記
得
那
場
鬥
毆
中
，
人
群
鼓
動
時
喧
騰
的
聲
音
與
踮
起
腳
尖
引
首
的
翹
望
。
我
看
到
陳
滿
福
的
側
臉
在
人
群

的
縫
隙
中
浮
現
過
，
他
站
在
鬥
毆
人
群
的
最
內
圈
看
熱
鬧
，
裡
頭
不
斷
傳
來
幹
譙
聲
和
木
棍
敲
擊
聲
，
難
道
他
頭
顱

的
瘀
傷
是
被
八
家
將
的
鐵
條
或
是
戒
板
敲
到
的
嗎
？

若
是
這
樣
，
從
出
事
地
點
抄
捷
徑
到
大
埔
堀
只
兩
、
三
百
公
尺
，
他
或
許
並
不
知
道
自
己
頭
部
已
經
受
傷
了
，

甚
至
流
血
了─

─

這
一
天
至
少
有
四
、
五
十
名
乩
童
頭
顱
或
背
肩
見
血
，
他
們
﹁
退
童
﹂
後
也
會
在
路
上
行
走
，
大

家
對
於
流
著
血
穿
梭
來
去
的
人
見
怪
不
怪
，
在
那
樣
的
熱
鬧
氛
圍
中
，
人
們
心
裡
鍍
上
興
奮
、
狂
熱
、
神
聖
與
認
同

的
薄
膜
，
失
去
對
危
機
的
感
受
能
力
，
儘
管
他
只
是
個
孩
子
，
人
們
也
沒
有
多
關
注
他
一
眼
，
多
問
他
幾
句
話
。

後
來
每
科
扛
大
轎
遶
境
的
日
子
，
我
心
裡
除
了
對
這
節
慶
的
興
奮
與
認
同
外
，
總
是
沒
來
由
地
浮
起
一
股
血
腥

的
恐
懼
：
也
許
是
因
鬥
毆
事
件
層
出
不
窮
；
或
者
是
看
到
大
廟
的
新
主
委
用
他
沾
有
血
腥
的
手
扶
著
大
帝
的
神
轎
；

或
是
見
到
鑽
轎
腳
的
人
龍
，
會
沒
來
由
地
擔
心
轎
底
的
橫
木
將
敲
到
其
中
一
人
的
頭
顱
。
我
知
道
這
些
想
像
對
於
福 1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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佑
大
帝
是
一
種
褻
瀆
，
我
在
意
識
層
面
壓
抑
這
種
不
敬
的
想
像
，
卻
無
法
逃
避
潛
意
識
裡
的
恐
懼
。

我
在
成
長
期
間
，
一
直
反
覆
著
一
個
惡
夢
：
基
調
就
是
被
幾
名
上
半
身
血
淋
淋
的
乩
童
追
逐
，
在
鯊
魚
劍
或
七

星
劍
的
劍
尖
處
躲
藏
，
儘
管
這
夢
的
變
形
多
樣
，
夢
中
的
我
總
不
斷
逃
跑
、
躲
藏
，
終
被
乩
童
堵
到
，
面
對
那
神
祕

的
血
身
。

我
在
服
兵
役
時
，
歲
末
寒
夜
，
和
我
站
哨
的
菜
鳥
新
兵
突
然
倒
地
抽
搐
，
口
吐
白
沫
，
我
嚇
壞
了
，
不
知
道
如

何
處
理
，
趕
緊
通
報
安
全
士
官
，
等
到
安
官
來
時
，
新
兵
已
清
醒
。
事
後
那
新
兵
告
訴
我
，
他
有
癲
癇
症
，
發
作
時

只
要
讓
他
保
暖
休
息
一
下
，
注
意
別
咬
到
硬
物
，
呼
吸
道
順
暢
就
好
，
如
果
在
水
邊
，
注
意
別
讓
他
溺
水─

─

原
來

這
是
癲
癇
，
讓
我
想
起
陳
滿
福
也
曾
如
那
名
新
兵
一
樣
發
作
過
，
除
了
扛
大
轎
那
次
，
摔
下
橋
那
次
也
是
如
此
。
我

一
直
以
為
他
有
靈
異
體
質
，
起
乩
或
是
中
邪
了
。

事
發
那
晚
，
陳
滿
福
若
在
大
埔
堀
岸
邊
因
癲
癇
發
作
落
水
會
怎
麼
樣
呢
？
那
時
間
是
入
廟
前
熱
鬧
的
時
候
，
人

群
與
神
轎
把
廟
前
大
道
塞
爆
了
，
乩
童
、
陣
頭
、
煙
火
、
鞭
炮
全
都
發
爐
起
乩
，
抓
住
了
人
們
的
眼
睛
，
灌
滿
了
人

們
的
耳
朵
，
將
所
有
的
人
催
眠
至
著
魔
的
狀
態─

─
陳
滿
福
落
水
的
那
些
聲
響
，
很
難
傳
入
人
們
的
耳
朵
。

對
了
，
小
六
那
年
我
再
去
擔
馬
草
水
時
，
遇
到
了
駝
背
阿
嬤
，
我
頗
費
了
一
番
口
舌
，
解
釋
我
與
陳
滿
福
在
去

年
擔
馬
草
水
時
認
識
她
，
她
似
乎
無
法
回
憶
起
什
麼
，
最
後
，
我
只
得
強
迫
她
收
到
陳
滿
福
已
回
蘇
州
賣
鴨
蛋
的
訊

息
，
她
遲
疑
了
很
久
，
才
說
若
不
是
福
佑
大
帝
庇
佑
，
陳
滿
福
哪
能
活
到
這
種
年
紀
？
是
大
帝
擋
住
黑
白
無
常
讓
他1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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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活
了
幾
年
的
，
﹁
大
帝
真
靈
驗
﹂
依
然
是
她
的
經
典
台
詞
。

最
近
長
年
在
外
經
商
的
大
哥
因
病
返
鄉
休
養
，
前
幾
天
我
陪
他
到
溪
旁
的
堤
防
散
步
，
兩
人
不
免
感
歎
這
條
連

結
記
憶
的
水
域
已
失
去
往
日
風
華
，
也
憶
起
我
童
稚
時
，
他
帶
我
抓
過
蟋
蟀
、
釣
過
青
蛙
，
網
過
溪
裡
魚
鯽
的
往

事
。

堤
岸
上
，
我
們
架
過
大
網
，
網
了
幾
隻
鴿
子
回
家
吃
。
大
哥
說
。

我
記
得
是
外
面
網
賽
鴿
的
人
幹
的
事
。
我
說
。

是
我
們
，
大
哥
說
，
我
等
入
伍
那
年
，
帶
著
你
，
還
有
你
那
同
學
，
叫
什
麼
福
的
，
一
起
來
架
網
子
的
。
就
是

扛
大
轎
遶
境
死
在
大
埔
堀
那
個
。

陳
滿
福
。

對
，
就
是
他
，
大
哥
說
，
沒
有
你
們
的
幫
忙
，
我
也
無
法
把
網
子
綁
上
竹
竿
，
為
了
把
那
幾
支
竹
竿
架
起
來
，

我
們
挖
了
幾
天
，
才
挖
出
幾
個
大
洞
來
埋
竹
竿
。
這
事
我
怎
麼
會
記
錯
？
我
入
伍
後
，
你
們
還
常
來
巡
看
有
沒
有
網

到
鴿
子
。
就
是
這
樣
你
才
出
事
摔
斷
腿
，
陳
滿
福
也
因
此
摔
傷
住
院
，
對
吧
？

也
許
吧
！
就
算
網
子
是
我
們
架
的
，
但
我
還
是
得
說
，
我
哥
服
役
後
，
我
們
把
網
上
的
鴿
子
解
下
來
，
大
都
放

飛
了
。偶

爾
，
免
不
了
的
，
帶
回
家
玩
死
了
一
、
兩
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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遮
蔽
的
內
心�

◎

陳
芳
明

這
是
非
常
鄉
土
的
小
說
，
在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今
天
，
讀
來
充
滿
了
鄉
愁
。
當
年
在
幼
童
時
期
，
總
是
遇
到
家
鄉

的
廟
會
活
動
。
他
們
兒
伴
也
定
期
相
約
去
參
加
﹁
擔
馬
草
水
﹂
的
儀
式
。
福
祐
大
帝
的
大
轎
由
男
童
去
扶
抬
，
女
童

則
去
藝
閣
扮
仙
女
。
那
是
生
命
裡
揮
之
不
去
的
記
憶
。
小
說
焦
點
集
中
在
廟
會
時
的
幼
年
朋
友
陳
滿
福
，
充
滿
了
感

傷
與
虧
欠
。

在
擁
擠
不
堪
的
人
群
中
，
扛
轎
者
必
須
來
回
衝
撞
，
才
能
開
出
一
條
通
路
入
廟
。
那
年
，
小
說
中
主
角
與
陳
滿

福
再
次
參
加
擔
馬
草
水
的
儀
式
。
記
憶
中
，
他
與
陳
滿
福
都
在
隊
伍
裡
緩
緩
前
進
，
在
起
伏
移
動
的
神
轎
隊
伍
裡
，

感
染
了
民
間
信
仰
的
生
命
力
。
那
種
怪
力
亂
神
，
似
乎
不
能
以
任
何
理
性
來
解
釋
。
因
為
那
樣
的
參
與
，
反
而
會
帶

來
神
蹟
。

跟
著
大
帝
神
轎
走
，
有
的
是
為
了
許
願
，
有
的
是
為
了
還
願
。
對
於
幼
童
來
說
，
可
能
是
湊
熱
鬧
，
可
能
是
逃

學
。
這
篇
小
說
的
重
大
轉
折
是
，
敘
述
者
的
兒
伴
陳
滿
福
在
大
轎
巡
行
之
際
，
竟
落
水
溺
斃
。
這
個
事
件
成
為
他
終

生
的
悔
憾
，
那
是
他
念
茲
在
茲
的
歉
疚
。
永
恆
的
傷
害
，
讓
時
間
一
直
停
留
凝
固
在
那
裡
。

整
篇
小
說
的
重
大
轉
折
，
出
現
在
陳
滿
福
被
轎
子
撞
到
，
抱
頭
彎
身
在
路
旁
。
不
久
之
後
，
傳
來
一
個
小
孩
溺

死
在
大
埔
堀
的
消
息
。
陳
滿
福
之
死
，
成
為
他
終
生
無
法
釋
懷
的
事
件
。
直
到
服
役
時
，
才
見
證
站
哨
士
兵
倒
地
抽

搐
，
原
來
是
癲
癇
發
作
。
這
個
事
件
立
刻
拉
回
童
年
的
溺
水
事
件
，
他
才
驚
覺
陳
滿
福
也
患
有
癲
癇
症
。
兩
個
事
件

聯
繫
起
來
，
才
讓
自
己
童
年
的
困
惑
與
內
疚
找
到
出
口
。
這
篇
小
說
，
結
構
非
常
完
整
。
如
此
小
篇
幅
，
卻
帶
出
許

多
被
隱
藏
被
遮
蔽
的
內
心
情
結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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